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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相酬:唐人诗化社交方式
与唐诗通俗化机制

冯 海 燕,黄 大 宏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诗歌交际是文人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礼物馈赠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它们都属于礼

的范畴,是致礼、成礼的媒介。从《诗经》《楚辞》的诗篇可以发现,在赋诗相赠的同时,往往具有赠物传情的

因素,展露出诗与物融合的端倪。至东汉文人诗的出现,开始形成赠物附诗、以诗酬赠的创作现象。入唐

之后,由此发展出以赠物附诗、以诗酬赠、诗礼互赠、以诗索赠为主要类型的诗礼相酬模式,既展示了文人

社交的丰富与多元,也为诗歌创作乃至唱和之风提供了有力动机。更重要的是,诗礼相酬行为通于世俗之

事、人、情、物、语,因此具有强化诗歌创作通俗化的内在作用,经李白、杜甫、张籍、姚合、元稹、白居易、韩

愈、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积极参与后,成为强化中唐通俗诗风的一个内在机制,也是宋诗俗化的关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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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社交需求是古人作诗的重要动机之一,诗歌也是一种社交方式。从《诗经》《楚辞》可以

发现,赠诗同时往往伴随赠物,“表面上是物质的往来,实际则是整个礼仪文化秩序的运作”[1],赠

诗与赠物同时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共同成为致礼、达礼的途径和因素。汉末以来,诗与物

的融合与对话逐渐成长,到唐人手中全面完成“诗礼相酬”的文人社交模式。这一模式将诗歌创

作与礼物赠答相结合,具有沟通雅俗、关联不同社会阶层与整合文化品格的功能,不但是文人别

具一格的诗化社交方式,也是强化唐诗创作通俗化倾向的内在机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诗礼相酬是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的结合

“汉魏之际尤其是建安时期出现了文人以文学构建彼此关系的新情况”[2],诗歌交际渐成文

人自觉,“唱和诗”“赠答诗”“送别诗”“应制诗”“联句”等一系列交际诗应运而生,在文人作品中占

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到了唐代,据《新唐书》统计,唐代结集的酬唱诗集就有二十多种,诗歌交际

成为文人最普遍的日常交往途径之一。在“诗礼相酬”的社交方式中,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相结

合,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使得文人的社交方式与诗歌的发展走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具有

独特的诗学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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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相酬是诗与礼的紧密结合,包含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两大部分。关于诗歌交际,历代诗

论家多有点评,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关注点。赵以武认为唱和诗是异于赠答诗“自立门户”的

诗体,“借鉴了中国古代‘歌诗’唱和的传统,综合了乐府诗相和歌与江南吴歌、西曲的体制,受到

了文人诗赠答诸体的启发,也接受了佛教传译的影响”,在多种因素影响作用下得以发展成型[3]。

贾晋华通过辑校唐太宗朝宫廷诗人群、浙东诗人群、浙西诗人群、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

咸通苏州诗人群等诗人群体的酬唱作品,对群体作品的诗风、诗体进行评述,研究了唐代集会总

集与文人交往[4]。蒋寅研究了大历时期代表诗人个案,认为以鲍防、颜真卿为中心的浙东、浙西

的诗会是诗人群体诗歌互动的结果[5]。他们主要从宏观角度对交际类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

征等方面进行整体观照,注重本事钩沉与历史政治背景稽考,借唱和诗微观考察文人“心灵曲线

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6],揭示了“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7]。

在诗歌交际的相关研究中,涉及礼物馈赠的内容关联到诗礼相酬,现代学者倾向于将礼物作

为诗歌题材进行论述,如认为“赠物是上古先民纯朴、自然的求爱方式。花草子实,俪皮美玉皆是

他们传情的媒介”[8]。“《诗》载木桃、木李、握椒、芍药之类,皆相赠问之物”[9],魏晋六朝文人诗中

屡屡出现的赠物就多是《诗经》赠物寄情的延续,其中亦有新变,如赠物“不拘于男女之间的感情,

发展为亲人之间和朋友之间”,“体现了赠物诗从‘物贵’到‘情贵’、从‘送物’到‘送情’的转

化”[10]。后世文人强化了诗、礼的社交属性,礼物不只是作为诗歌题材,更是作为新的诗歌类型

进入学术视野。杨玉锋认为唐人“乞物诗”可以“追溯到源远流长的赠物诗和南北朝的乞食

诗”[11]。苏碧铨意识到礼物酬答是文人特殊的交游体验,在侧重“以物相交往、以诗相酬答的人

情往来”过程中,“留下了诸多或跌宕起伏或妙趣横生或耐人寻味的有趣故事”[12]。胡健指出,

“惠贶诗以写朋友交往中的赠物、受物为中心,是由魏晋以来诗歌赠答形式和赠物传统相结合而

形成的新的诗歌题材”,“宋人惠贶诗赠物种类的繁多,则典型体现了宋诗生活化、日常化的特

征”[13]。邓淞露以苏轼的礼物赠答诗为例,将赠物诗、谢物诗、乞物诗统称为“礼物馈酬诗”,指出

诗歌创作与关系网络构建具有强大的文化效力,文章提出的“物的诗化”和“诗的物化”,不仅“部

分回应了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命题”[1],而且指出了礼物与诗歌在交际方面的交互作

用,较深入地探讨了诗与物的关系。

以上研究主要从诗歌题材与诗歌类型两个方面来分析诗、礼作品,阐释其在文人交往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及其文化内涵,但忽略了礼物馈赠作为社会交往生活内容本身所具备的交际功能,它

并不是诗歌交际的附属部分,而是独立自主的交际途径。在二者基础之上融合形成的诗礼相酬,

更是独特的存在,其性质合乎礼,酬答行为的实现需要依赖器物和言语的表意功能。礼的本义是

祭祀礼仪,《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4]从示神以礼到以礼相交,诗礼相酬是神事

向人事衍化转变的结果,行礼过程中的言语与器物是礼的物化显现,而致礼、成礼的媒介和要素

源于赠物、赠言(诗)的行为。因此,礼物馈赠与诗歌交际均属于礼的范畴,二者本质相通,且“礼

由物质的赠送酬答为主转向‘言’(诗)赠送酬答,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赠答有重要关联”,“体现着礼

的赠送酬答的调和人际关系的精神本质”[15]。

显然,诗礼相酬的社交途径与涉及赠物的诗篇不同,前者的诗与礼处于平等地位,同样发挥

着交际效力,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相辅相成,通过“物的诗化”与“诗的物化”相互作用以引起文人交

往方式与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后者只是一种关于赠物的诗歌类型,“物”的交际作用弱化,主要

强调“物”作为诗歌题材、类型的价值意义。诗与礼的酬赠目的均在于思想情感和人际关系的沟

通维系,通过礼物馈赠与诗歌交际所结合而成的诗礼相酬方式,不仅可以探究诗歌题材风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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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往的方式特征,亦可发掘出一种关于唐诗通俗化的重要机制。此种特殊的社交途径发挥着

极大的交际效力,影响了文人交往方式与诗歌发展的方向。但在唐以前诗礼相酬的发展尚处于

肇始阶段,要进一步强化诗礼相酬的社交属性,就其实现而言,尚有待唐人的社交及创作实践。

二、唐人诗礼相酬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诗至唐代,交际功能获得空前发挥,现存唐诗中与交际相关的作品占总量的半数以上,以应

制、赠答、唱和等方式为多,诗题中“应制”“奉和”“赠”“答”“和”“酬”“寄”“送”“别”“联句”等比比

皆是。白居易《与元九书》言:“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

相娱。”[16]2795伴随频繁多样的交际行为,唐人与赠物相关的往来篇章日渐增长,反映出诗礼相酬

行为获得长足发展。唐前诗与物的结合方式有随诗赠物和以诗酬赠两种,分别以赠予者和受赠

者身份创作,前者表达赠物之意,后者因受赠而酬应,进入唐代又扩展出诗礼互赠和以诗索赠两

种新类型,诗礼相酬模式获得长足发展。

(一)赠物附诗:表心著迹

情是礼的内涵,物是礼的媒介,礼无轻重,都是深厚情谊的载体,故白居易《寄两银榼与裴侍

郎因题两绝句》云“贫无好物堪为信,双榼虽轻意不轻”[16]1907。诗人赠物一般含有情意寄托,故常

附诗以表心迹,这一传统亦为唐人所继承,《文镜秘府论·赠物阶》称“虽复表心著迹,还以赠物为

名”[17],简明道出赠物传情的目的,此举有助于淡化赠物行为的物欲痕迹,带上了文人色彩和艺

术趣味。

诗人赠物极夥,含义亦丰,此待后文讨论。对赠物原因的说明则关乎赠者情意之所在,自然

也关乎作诗内容。诗人之心迹,或急人之所急,或临别牵挂,或饷人之所好,以及某种心知的默契

与情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具体来说,有解危救困的义举,如王维《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记赠

米救人,胡居士久卧病榻,无以谋食,故诗人“聊持数斗米,且救浮生取”,并以“居士素通达,随宜

善抖擞”[18]劝其莫拘俗礼。以物赠别者,如刘叉《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以水喻剑,故以“泻赠”为

语,因友人所好而慷慨解剑,并予忠告。有些赠物,不论琐细、昂贵与否,都可体会到诗人“赠人玫

瑰”的快乐,也使抽象的思念亲切可感,张籍有句云“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19]4320,可作此类赠

物之举的注语。唐人赠物附诗之举,既有赠物之实,亦有明确对象,情意真切深致,不再有《古诗

十九首》赠物于所思的莫名惆怅,这是唐人诗礼相酬行为日常生活化的重要体现。

(二)以诗酬赠:无以为报

礼物承载心意与祝福,故受赠不仅是受物,更是接受情意,自然不能没有回应。这种回应有

以诗与物相酬者,此点下文将详细论述,此处不赘;或一时无适当礼物回赠,径以诗篇回报,即司

空曙《卫明府寄枇杷叶以诗答》所谓“全胜甘蕉赠,空投谢氏篇”[19]3312。这种做法仍不失文人本

色,并且更显礼物的珍贵与特别。

唐人以诗酬赠在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盛赞礼物之珍贵,赞美角度随物而定。柳宗

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详述受赠新茶的生长环境,以突显“咄此蓬瀛侣,无乃

贵流霞”[20]之意。第二,盛赞友人择物而赠的用心精到。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直言友人所

送之茶甚合心意,以致“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16]844。言辞虽不免虚美,但礼节与情

意本就不以过度为嫌,反映的是文人获赠佳物后内心荡起的强烈情绪,言辞略显夸张并不为病。

当没有合适礼物回报时,通常在诗题点明“无以为报”“无以答之”,如刘禹锡《唐秀才赠端州紫石

砚以诗答之》、李德裕《临海太守惠予赤城石报以是诗》等。白居易此类酬答甚多,《崔湖州赠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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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荐焕如锦文无以答之以诗酬谢》以琴荐、古琴比拟与崔玄亮的友情,“人间无可比,比我与君

心”[16]1404,恰切点出友人的赠礼初衷,“无以答之”实是最好的回答。以诗酬赠始自《古诗十九首》,

出现频率较高,从受赠者角度赋诗作答,加强了唐诗的日常化书写,加强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

(三)诗礼互赠:永以为好

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投木报琼”等互赠行为不是为了获取物,而是借物“示”意,传

达“永以为好”的愿望,表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21]的深层语境。作为赠物附诗与以诗酬

赠的融合,诗礼互赠是唐人的诗礼相酬新类型,主要发生在“诗敌文友”之间,并因此催生了大量

唱和之作,这是其特殊之处。

元稹、白居易是文人交谊深笃的楷模,也是唱和赠答的巨匠,颇多诗礼互赠,可谓礼物与诗篇

齐飞。元和五年(810),元稹因劾奏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又与内官刘士元争驿房,贬为江陵府士

曹参军,初贬时为瘴气所病。乐天寄去药物并作《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

题四韵》,“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16]811;元稹答诗盛赞药物之妙,倾诉“唯有思君治

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22]202-203;二人诗礼互赠由此开始。元稹量移通州后,乐天贬至江州,在著

名的通江唱和中仍不乏礼物的参与,乐天寄夏衣并附《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元稹收到时已是

“痎疟”“瘴云”四起的秋天,故以“欲将文服却还君”[22]236诙谐答之,为下一轮资助埋下了伏笔。果

然,乐天又为其寄去蕲州簟,元稹作《酬乐天寄蕲州簟》以答之。当他境遇好转后,便以绿丝布、白

轻褣回赠乐天,以“春草绿茸云色白,想君骑马好仪容”[22]235,安抚乐天“欲著却休知不称,折腰无

复旧形容”[16]1062的担忧。元、白二人在贬谪期间以诗文相互慰藉,以赠物为支撑,往来细节与温

暖汩汩而出。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延续元、白的诗礼互赠,将生活中的点滴微澜纳入唱和,不禁疑

惑他们是因赠物而作诗,还是为了作诗而赠物! 显然,诗礼互赠是以礼为媒而形成的诗篇往复创

作方式,赠予者和受赠者处于平等关系之中,既是文坛的神仙诗侣,也是人生的知交密友,才形成

赠礼附诗、以诗酬赠的双向融通,真挚情谊相互链接在作品之中,生发出这样的美与趣结合、诗与

物相融的佳话。

(四)以诗索赠:以俗为趣

以诗索赠为唐人新创,别有一番况味。欲饮新茶,姚合《乞新茶》“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

有几人”[23]429;欲装点庭院,王建《题江寺兼求药子》“愿乞野人三两粒,归家将助小庭幽”[19]3405。

借诗语之委婉,或显示放旷情怀,或化解尴尬处境,或突显交往深笃,总之,以物为媒,似俗而雅,

展示出人情之美善,透露出不拘常行的性情。

文人因贫困而以诗索赠者,可以杜甫为代表,流落蜀地时多次寄诗求助,《萧八明府实处觅桃

栽》《诣徐卿觅果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等皆是此类,仇兆鳌称“觅桃、觅竹、觅桤、觅松、觅

果,皆营草堂时渐次栽种者”[24]731,均是从亲友处觅来。“诗主含蓄不露”[25],杜公以诗索赠,既化

解求助的尴尬,又获得了物质帮助,不失文人身份,但生活之艰辛不是用“戏笔”可以掩盖的,不过

是处之以淡然而已。面对杜甫的求助,亲友们不认为可鄙,总是尽量给予帮助。也有因所嗜不足

而索赠者,鲍溶《寄王璠侍御求蜀笺》“闻说王家最有余”,便以“石楠红叶不堪书”[19]5537为由寄诗;

有因所好而求者,以索取茶酒为多,常被视为风雅韵事,姚合《乞酒》“闻君有美酒,与我正相

宜”[23]427,毫不掩饰索饮意图;《寄卫拾遗乞酒》盛夸卫洙的美酒如“花上露”“洞中泉”,能让其“一

杯三日眠”[23]428。显然,“诗乞”大多得到了满足,彼此在分享中其乐融融,有助于交往的持续与升

华。难以启齿的乞物俗举因诗的介入而具雅意,以高雅的诗情通于俗物,既是唐人心胸开阔的表

现,也是充分发挥物为礼之媒介的表现。当然也有求而未得的情况,杜甫因王录事许诺的营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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赀未能及时到账,便云“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24]1133? 在似嗔似诘中提醒友人施以援手,“借

助诗的形式,巧妙地维护了作为贫者、穷者、弱者的颜面,维护了文人的清高和尊严”[26],而这些

为求物不得而写诗诘之、征之、催促之,论行为出人意表,论情感又似在意中,虽不多见,恰恰表明

纯真性情与真挚友谊的难得。

在实际的诗礼相酬行为中,上文所述四种类型常有交织。韦应物《寄释子良史酒》叙其盛酒

于瓢相送,并嘱其“还寄此瓢来”[27]175;释良史收下美酒后,又寄还此瓢,韦氏重寄美酒,《重寄》并

言“若不打瓢破,终当费酒材”[27]176;韦氏又作《答释子良史送酒瓢》向其索赠“寒塘水”[27]176。三

首诗蕴含了一段赠物附诗与以诗索赠的往来过程,唐诗此类情况不少。

随着唐人诗礼相酬诗篇的空前增长,赠物的丰富广泛性也远超前代,主要有以下九类:

  (1)文房雅具之属,如桃竹书筒、书画、叠石砚、紫石砚、太湖砚、端溪砚、砚瓦、墨、纸笔、

剡纸、蜀笺、彩笺、红石琴荐、太湖石、赤城石、青苔石、秦筝、新琴、剑、鞭、古镜、扇子、麈尾、竹

蝇拂、香、山水簇子、二龙障子等;

(2)起居坐卧之属,如竹杖、茸毡、褥段、绿罽、乌龙养和、簟、竹夹膝、南榴卓子等;

(3)衣冠巾饰之属,如剑、鞭、古镜、牙簪、麈尾、生衣、罗衣、绫素、紫霞绮、杨柳枝舞衫、乌

纱帽、纱帽、白角冠、葛巾、华阳巾、袍衣、褐裘、缭绫手帛子、鞋、靴、猿皮等;

(4)食器酒具之属,如瓷碗、银匙、银觥、银榼、酒瓢、药瓢、诃陵樽、炭等;

(5)茶酒果品之属,如仙人掌茶、新茶、新蜀茶、鸟觜茶、蜡面茶、灉湖茶、乳酒、桑落酒、绿

酒、白酒、名酝、新酝、斗酒、酒肉、葡萄、蒲桃、樱桃、杏、梨、柑子、青橘等;

(6)生鲜饮食之属,如米、酱、野蔬、饧粥、胡饼、石鲫鲙、白鱼、巨鱼、双鱼、虾、海蟹、树

鸡等;

(7)养生医药之属:松英丸、诃黎勒叶、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枇杷叶、金石棱、车前子、

茯苓、人参、石芥、丹药等;

(8)禽草花木之属:白鹇、鹤、马、青桂及花、李花、菊花、霜菊、山姜花、玉蕊花、海棠梨花、

早梅、红桂树、桃树、桤木、绵竹、松树子、蕙草、萱草等;

(9)土地田园之属:瀼西果园等。

这只是一份按物品属性而非赠物缘由整理的清单,但已可简洁直观地呈现出赠物的种类和

范围,另如“修草堂赀”等因不能指实而无法入列。这份清单并不是考察诗礼相酬行为特点的最

好归类方式,仍需结合赠物行为与诗篇内容,总结唐人择物酬赠的特点和相关认识价值。唐人择

物酬赠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对物的象征性与实用性的抉择,很多时候这两个特点兼而有之。择

物酬赠的象征性与实用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特点,既与物的属性有关,也与诗礼相酬的传统有

关。事实上,唐人择物酬赠的象征性特点是在诗与物的对话中形成的,而实用性特点则影响到唐

诗的通俗化趋势。

择物的象征性原则主要关注礼物的内涵。象征本来是借某一事物寓意、暗示特定的人、事或

情感等,经过文学描述变成一种稳定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赠人花草,《诗经》《楚辞》载有大量表

达爱意的象征物。魏晋以来,花草所承载的相思意味拓展至友情,如陆凯折梅遥赠范晔,王筠摘

安石榴寄赠刘孝威等。而在浪漫的唐人笔下,花草的象征性意蕴更为丰富,演变出趣味、解忧、惜

时等多重含义,尤其是“折柳赠别”之举已成为一种社交习俗,“柳”与“留”同音,蕴含挽留惜别之

意,经过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折柳”更是固化为赠别的审美意象。“鹤”是唐人往来中富

于新意的象征之物,因颈长毛白被赋予洁身自好等品质,很受文人喜爱,在白居易、裴度、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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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围绕“华亭鹤”所作的诗礼相酬篇章里,鹤是乐天的伴侣、孩子,亦是其化身,无怪乎皮日休

《七爱诗·白太傅》称其“处世似孤鹤”[28]。

择物而赠的实用性原则关注物的使用价值,相对于唐前赠物的象征性倾向,唐人赠物的实用

性明显增强,茶、酒、鱼、砚、墨、纸、笔、笺、绮、帽等实用之物俯拾即是,与生活息息相关,赠物变得

更为日常亲切。而最好的赠礼莫过于暗合对方的需求,如在韩愈“正著书”之际,李伯康寄来纸

笔;刘禹锡“正草玄”,唐秀才赠以端州紫石砚;孟郊友人选择在寒冷冬日赠炭,为之“驱却坐上千

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19]4262,等等。急人所难的情谊历来为人所重,往来实用之物对彼此生活

都有裨益,成为赠礼的重要原则。

还有许多赠物,既有实用性,又满足精神需求。文人相赠竹杖的传统由来已久,寓意关切、扶

持,尤其在友人年老时,希望能借以扶持清羸之躯,李商隐《赠宗鲁筇竹杖》“静怜穿树远,滑想过

苔迟”[29],虽是寻常之物,却兼具象征性与实用性。唐人尤以筇竹杖、斑竹杖的赠送频率最高。

筇竹又称罗汉竹,竹节匀称、坚硬挺拔,与文人气质相符,高骈《筇竹杖寄僧》云“坚轻筇竹杖,一枝

有九节”[19]6919。斑竹富于文化意蕴,又名湘妃竹、泪竹,制成的拄杖既实用又兼有斑竹的文人气

质与自身的相思情意,是内涵丰富的意象载体,李嘉祐《裴侍御见赠斑竹杖》直言“万点湘妃泪,三

年贾谊心”[19]2147,刘禹锡《吴兴敬郎中见惠斑竹杖兼示一绝聊以谢之》寄寓“拄到高山未登处,青

云路上愿逢君”[30]1359的心愿。文人通过诗与物传递情愫,在相互认同与信任中缔结和维系友谊。

事由和季节等要素也对赠物特点有重要影响。赠物事由可从诗题、内容得知,杜甫将离蜀,

故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友人抱疾卧床,可赠以药物。赠物之事由纷呈,所赠物类也因之变化,此

不赘述。季节的更替也会造成赠物的变化,春赠茶、花,夏送果、衣,秋赠帽、菊,冬送炭、药,而空

间距离、运输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则为这些赠物增添了特殊的价值。当然,即使是赠予季节性的物

品,称心仍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席夏簟有助于友人度过炎炎盛夏,无疑是夏季最佳礼物。唐代最

有名的“簟”是蕲州簟,由簟竹(一名笛竹)制成。韩愈收到郑群所赠蕲州簟后,盛赞“蕲州笛竹天

下知,郑君所宝尤瑰奇”,蝇虱躲避、清飙吹拂,以致“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31],沈德

潜《唐诗别裁集》评“与‘携来当昼不得卧’,俱透过一层法”[32];乐天又将之赠予元稹,《寄蕲州簟

与元九因题六韵》言“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16]1000,希望为元稹送去避暑安睡的保障。事实

上,在唐诗里,每个季节都有代表性的礼物,传递出诗人因时而动的情思。

诗礼相酬集合了诗与物两种要素,物即“豊”是实践礼的载体,是寄托情意的媒介;诗即“示”

作为表达礼的手段,把赠予与受赠的情意明确表达出来。诗礼相酬类型的多元化以及赠物品类

的繁富,彰显了此种社交方式的特点,体现了唐人社交行为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由此产生的作品

是别具认识价值的诗歌类型。

三、诗礼相酬强化唐诗通俗化倾向

产生于诗礼相酬行为的诗歌属于交际诗范畴,交际诗的发展是推进诗歌通俗化的重要途径。

诗歌的通俗化是指诗歌创作有通于世俗的倾向与特征,记世俗之人,写世俗之事,从世俗之情,涉

世俗之物,用世俗之语。这里的“世俗”与凡琐庸俗不能说毫无关联,但也并非不雅,而是世所常

习、世所常见、世所常有。研究交际诗的产生与发展,学界多以“诗可以群”为理论指导,认为“诗

歌可以表现、反映、沟通、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3],用以揭示创作上的集体性和“用诗歌来交

流、沟通思想感情,达到协和群体的作用”[34]。魏晋以来,诗歌已有“转变为士人日常生活的言

说”之倾向,“注重的是个体日常生活之‘用’”[35],且“交际诗的功能从实用性转向了美用合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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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36]。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针对交际诗与士人日常生活关系的理

论言说,主要关注诗歌本身的致礼、成礼性质,即以礼的达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之‘用’”的体现,并

未关注到两个特别的内涵,一是礼的载体是物,二是交际对象不限于士人,正是这两个要素的加

入强化了诗歌由“雅”向“俗”的变化,成为推动唐诗通俗化进程和特点的内在机制。

其一,诗礼相酬通于世俗之事。诗礼相酬反映的是日常人际交往情事,与物的交流馈赠直接

相关,是“缘事而发”“因事为文”的结果,其诗不仅涉及大量世俗物品,在表现手法上也与“诗缘情

而绮靡”的抒情传统相异,它们长于对物的描写,炽热的情感蕴藏于礼物之中,借助赠物、谢赠、索

赠之辞缓缓吐之。如朱昼《赠友人古镜》四联皆言“古镜”,开篇交代“初自坏陵得”,颔联“蛟龙犹

泥蟠,魑魅幸月蚀”是形貌描写,从颈联“摩久”一词可知作者对之爱不释手,而将如此爱物赠予对

方“照色”的目的是“无使心受惑”[19]5561,仇兆鳌评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只寻常器皿,经此

点染,便成韵事矣”[24]734,可作此类诗总评。叙述性文字的增加又降低了诗歌理解的难度,杜甫

《从人觅小胡孙许寄》因对猢狲形声情状的细致描写而显得“意义短浅,恐属率尔之作”[24]631,令邵

宝“疑其可删”;在其求赠诸篇中仅《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不露一松字,却句句切松,较之他

章,独有蕴藉”[24]733,指出此篇蕴藉笔法与他篇铺叙摹写之别。细品此类诗旨,的确与其他诗篇在

意蕴深广程度上大相径庭,也透露出杜甫为了交际需要而注重礼物的描摹刻画,在诗歌表现手法

上更趋于通俗浅切的追求,渐渐“实现了从表现性抒情到传达性信息的转变”[37]。纵观唐人此类

诗作,皆是有实用功能的文字,侧重对赠物及背景的描述,诗歌从抒情言志的一面转向注重实用

性功能,使唐诗的通俗化得到长足发展。

其二,诗礼相酬通于世俗之人,在扩大增强同一社会阶层联系的同时,也具有纵向贯通不同

社会阶层联系的作用,强化各个社会层次的交流。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酬唱诗歌正是

中国这个几千年以来形成且沿袭不断的‘关系本位’社会状态的艺术反映”[38],酬唱之作可以沟

通参与者的社会阶层,诗礼相酬的交际效果更佳。李白的诗礼相酬在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上超越

了前人,其《赠汪伦》是为酬谢汪伦的邀请款待以及“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39]的情

谊;另有答谢小吏的《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文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文人,也可能是

寻常百姓,未必能诗擅文,馈赠礼物是他们表达情谊的质朴方式,而诗人的赠诗也更称其心意。

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作士大夫禁脔,李白将其下移到世俗生活,从交际对象上革新了诗歌的

通俗化进程。诗礼相酬还暗含复杂的阶层关系,礼物的馈赠多呈非对称性流动,一般是自下而上

的,收礼成为所谓“声望”的体现。但自上而下的礼物流动也很多,此举不仅能给赠物者带来名

望,受赠者也因位尊者的殊遇而荣身。裴度赠马一事在当时轰动不小,张籍酬以《谢裴司空寄

马》,夸耀马之俊逸,担忧其无法适应“贫家”生活;裴度《酬张秘书因寄马赠诗》自谦所赠并非“逸

足”,称张诗为“高文”,结句“飞控著鞭能顾我,当时王粲亦从军”[19]3755则自有深意,张籍也的确是

因为裴度、韩愈等人的举荐而由国子助教、秘书郎改迁国子博士,暗合了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

裴司空寄马》“丞相寄来应有意,遣君骑去上云衢”[16]1225的祈愿。“籍得一马,而诸公争为之咏若

此,诚以其人耶?”[40]元、白、韩从张籍的角度酬和,李绛、张贾及刘禹锡奉和裴度答诗,“赠马”唱

和微妙地揭示了众人的关系。肖瑞峰针对刘诗结句总结说:“在‘王侯’与‘词客’,‘富贵’与‘清

才’之间,裴度看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赠马予张籍,便昭示了他的选择。这正是裴度的超凡脱俗

之处,也是包括刘禹锡在内的所有集贤殿学士最为感佩的一点。”[6]总之,裴度因赠马获得了士林

声誉,张籍得到了名马、荣誉和升迁的机会。由此可见,即使同处于文人群体,也有身份地位的差

距,诗礼相酬的互动较易打开阶层缺口,沟通不同阶层,比一般交际诗的社交功能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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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诗礼相酬通于世俗之情。赠“物”回“礼”的传统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日常社交方式,在

接受他人赠物时予以答谢,或在赠物之时附上问候,是世所习见的人之常情。显然,礼物承载一

定的礼节、礼仪,必然浸染着送礼者的精神情感,即“不是礼物的精神而是人的精神将馈赠双方联

系在一起”[41]228,情意交通是礼物相赠的重要目的。据刘商《山翁持酒相访以画松酬之》、方干《袁

明府以家酝寄余余以山梅答赠非唯四韵兼亦双关》等诗所述,以书画酬美酒,山梅答家酿,礼物的

互赠互惠强化了人情,人情则推动着社会交往的发展,很多时候“‘赠物’变成一种手段,实际是为

了‘寄情’”[10],从而使诗礼相酬必然具有行礼从宜、处事从俗的含义。而文人在赠物时加入诗的

成分,“日常经验也同步向诗性经验转换”[42],一来表明礼物的内在价值之重,二是提升赠物行为

的文化内涵。其本质仍与世俗大众的情感相通,或分享好物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郎士元《寄李

袁州桑落酒》“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19]2787;或感谢对方的惠赠之情,如薛能《蜀州郑史君

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千惭故人意,此惠敌丹砂”[19]6494;或凭借物的沟通维系人际关系,如白

居易《谢杨东川寄衣服》“唯有巢兄不相忘,春茶未断寄秋衣”[16]2357。这些都不过是换了形式的社

交,内在的世俗之情贯穿交往始末。即使是再蕴藉含蓄的表达方式,与其他类型的诗歌比较起

来,其阅读理解的难度也会降低许多。事实上,唐人并不讳言恋物癖好,而是以此为雅,白居易

《太湖石记》云“古之达人,皆有所嗜”[16]3936,素以“爱琴爱酒爱诗客”[16]2178自称,姚合《拾得古砚》

言“僻性爱古物”[23]534,而崔玄亮曾寄梦得《三癖诗》“自言癖在诗与琴酒”[30]759-760,文人们“爱物”

“恋物”所助长的“赠物”之风,使礼物往来愈加频繁,势必伴随大量诗礼相酬之作产生,展现出文

人贴近世俗生活的情趣。总之,诗礼相酬因世俗之情而愈显,世俗之情因诗礼相酬而弥彰,最终

发展为集物质交流、人情往来、文化意义、仪式情境于一体的社交方式,进一步推动了诗歌的通俗

化发展。

又如前文所述,唐前已出现诗礼相酬行为,但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广程度,在体现诗的日常

交往功用与突破交往阶层的方面有限,也限制了诗的通俗化程度,这几个方面都只是在唐代才得

到了充分发展。有唐一代,诗礼相酬在诗歌通俗化方面的贡献有迹可循。

初唐时期的诗歌概貌,“在七世纪初期,诗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程式化的社交形式,主要创作

于宫廷圈子里”[43],此时诗歌绝大多数是为社交而作,且多为宫廷应制,鲜少涉及“礼物”往来。

皇帝赐物与日常礼物往来不同,群臣应制自然与寻常酬谢相异,文人阶层的诗礼相酬现象并不普

遍。卢照邻两封书信涉及礼物往来,《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是对裴舍人等“并有书问余疾,兼致

束帛之礼,以供东山衣药之费”[44]393的感谢信;而《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提及以诗索药之事,

“今力疾赋诗一篇,遍呈当代博雅君子”,并且请求朝英贵士及博济好仁者“故知与不知,咸送诗

告”[44]388-392。显然,诗歌在索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交际角色,推动了诗礼相酬的进程,虽然相关

诗作散佚不见,但亦可窥探诗礼相酬发生发展的冰山一角。张九龄《和王司马折梅寄京邑昆弟》

《答陈拾遗赠竹簪》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礼相酬之作,凭借折梅、竹簪表达棠棣兄弟之情、茂林修竹

品质,明白晓畅地传达情愫。

盛唐时期,在诗礼相酬的交往中,李白还增加了序文的叙述,便于交际对象与后世读者准确

迅速地把握诗歌主旨与创作背景。譬如《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并序》云:“予平生酷好,竟莫能致。

而胡公辍赠于我,唯求一诗,闻之欣然,适会宿意。因援笔三叫,文不加点以赠之。”[45]635李白本想

“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但胡公唯爱太白诗,二人各取所好,李白求鹇,胡公求诗,因而有作;

而《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也详细说明了仙人掌茶是“因(族侄僧中孚)持之见遗,兼

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45]897。

712



酬谢之诗是因物之交流与应族侄要求而作,同时阐明仙人掌茶的命名由来,并希望借助此诗流

传,自我标榜之意明显。李白在诗礼相酬的写作上超越前人之处更体现在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上,

其《赠汪伦》《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等皆是为酬谢普通民众的赠物而作,将诗歌交

际从文人圈子里走出来,扩大了诗歌交际的适用范畴,正是诗礼相酬的社交魅力。

中唐的诗礼相酬已相当成熟,杜甫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不仅表现在使用频率上,更体现在对

礼物的刻画、形式的选择以及诗歌功能的变化等多方面,呈现出与言志抒情传统相异的表现特

征。为了化解频繁求助的尴尬,杜甫使用以诗索赠的方式,将文人偶然的诗礼相酬行为日常生活

化,直面惨淡人生的现实经历。杜甫长期处在以诗索赠的境遇中,大量日常生活用品成为主要描

写对象。随后,元、白在理论与实践上将诗歌通俗化推向高潮,“老妪能解”的创作要求直接强化

了通俗诗风,大量俗字俗语入诗,且少用典,口语化倾向明显。与以往不同的是,二人势均力敌的

诗情才华使得诗礼互动以均衡力量进行,诗、礼不再只是以诗索赠、以诗酬赠的单向沟通方式,而

是赠礼附诗、以诗谢赠的双向交流。在如此对称的诗礼互赠对话结构里,无论是单篇吟诵还是对

比阅读,借助的诸多文字资料更易对诗歌进行释读,无怪乎苏轼用“元轻白俗”[46]来概括二人诗

风。在诗礼相酬上,元、白对前人的巨大超越是以诗人群体的力量推动诗歌的通俗化进程,新乐

府运动中与李绅、张籍等人的诗歌交际,在文坛掀起“重写实”“尚通俗”浪潮,张籍《酬浙东元尚书

见寄绫素》《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分别写给元稹、白居易,在诗礼相赠过程中情深意笃。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

言。”[47]元和时期,韩孟诗派崇尚奇崛怪力,与元白诗派看似格格不入,其实都是在努力创新求

变,韩愈、孟郊与白居易、张籍等人多有诗歌往来,张籍成为连接两个诗派的关键人物。韩愈诗风

也受到白、张平易诗风的影响,《李花赠张十一署》《郑群赠簟》《答道士寄树鸡》等诗礼赠答之作自

然通俗,正是向元白诗派学习交流的结果。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以群体力量共同促进了通俗诗

风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发展。

晚唐时期,皮日休、陆龟蒙紧随元、白之后,进一步借助诗礼相酬推进了诗歌的通俗化发展。

晚唐文人心态多避世隐居,生活细碎,万物成诗,关于“物”的赠答愈加频繁,几乎达到了有赠物必

有唱和的程度。皮、陆二人不仅互赠礼物,亦转赠其他友人的礼物,如《病中有人惠海蟹转寄鲁

望》《酬袭美见寄海蟹》;皮日休对其他友人惠赠的回复,陆龟蒙也主动酬以《奉和袭美谢友人惠人

参》《和袭美友人许惠酒以诗征之》,积极参与对方的社交活动,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诗礼相酬的社

交方式。皮日休还将诗礼相酬的社交方式融入“求雅物”“成雅思”的文化交流,谓之“真古人之雅

贶”[19]7058,试图提升诗礼相酬的文化内涵,社交方式与文化交流合而为一,将原本高深的文人文

化交流通过诗礼相酬的方式通俗化。

诗礼相酬既强化了诗歌的日常交际作用,又可以解释诗材、诗情、诗语“尚俗”倾向的产生。

《释名》曰“俗,欲也,俗人之所欲也”[48],满足“俗人”的需求,正是通俗的基本动机。从人际交往

角度看诗礼相酬行为,是诗的创作因便于物的交流、人的交往而通于俗,文人凭借礼物的联结将

诗歌从雅交之端拉回,社交范围由文人阶层扩至普通民众,使世俗交往审美化与交往秩序世俗

化,增强诗歌交际的普适性,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交方式。从诗歌创作角度看诗礼相酬行为,

则是因言及俗物、涉及俗事、使用俗语而通于俗,从各个角度加强和促进了唐诗的通俗化发展。

唐代文人频繁地对琐碎平凡之物进行艺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渐渐成为自觉意识,越来越多的

日常题材进入诗歌范畴,尤其是关于礼物的往来赠答诗作,成为“创造、维持并强化各种社会关系

的文化机制”[41]107,出现了题材内容趋于日常、表现手法注重描写、大量俗语入诗以及诗歌实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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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加强等变化,引领了中唐以降“近乎鄙俚”的诗风,以大量创作实践丰富了唐诗“俗”的内涵。

迨至宋朝情况愈甚,每有馈赠皆系以诗,往往以俗为雅,在诗歌表现领域大量引入日常生活

用品,多以文房用具、禽草花木、生鲜饮食等物相馈赠,造成宋诗题材的日常化,甚至在编纂诗集

时专立“惠贶”一类,直接展示了诗礼相酬之作数量上的增加与重视程度的提高。比如,梅尧臣的

礼物酬答诗多达150首,所记之事多为“文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以物相交往、以诗相酬答的人情

往来”[12]。和唐诗一样,这些表现皆是宋代通俗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显然,唐代文人诗礼相酬

的社交方式所造成的诗风通俗化,无疑对宋代平淡直白诗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诗礼相酬兴于汉魏,盛于唐宋,与其他社交方式明显不同,在于将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融合

为一,既适应了日常交际的需要,又富于文人品格趣味,丰富拓展了文人构建关系的渠道,最重要

的是它在诗歌发展历程中的诗学价值与意义,成为研究唐诗通俗化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唐诗研究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重新审视、补充与修正相关诗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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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ingEachOtherwithGiftsandPoems:TheModeofPoeticalSocial
InteractionintheTangDynastyandthePopularizationofTangPoetry

FENGHaiyan,HUANGDahong
(Schoolof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Poetrycommunicationisanimportantwanofcommunicationbetweenliterati,andsoisgift-giving.Bothof
thembelongtothecategoryofrites,andtheyarethemediaofrepresentingandcompletingrites.Fromthepoemsof
theBookofOdesandChuci,itcanbefoundthatwhenpresentingpoemstheywouldoftenexpressfeelings,which
showedtheclueofthefusionofpoetryandthings.Untiltheappearanceofliterati􀆳spoetryintheEasternHanDynas-
ty,thecreationphenomenonbegantoform,includingaccompanyinggiftswithpoemsandgivinggiftswithpoems.In
theTangDynasty,thedevelopmentofaccompanyinggiftswithpoems,givinggiftswithpoems,presentingeachother
withgiftsandpoems,askingforgiftsfrompoemsasthemaintypesofpresentingeachotherwithgiftsandpoemsnot
onlyshowedtheliteratisocialrichlyanddiversely,butalsoprovidedapowerfulmotiveforthecreationofpoetryand
theemergenceofresponsoryvogue.Moreimportantly,presentingeachotherwithgiftsandpoemsisconnectedwith
business,people,feeling,things,andthelanguageofsecularsociety.Therefore,itplaysaninternalroleinstrengthening
thepopularizationofpoetrycreation.AftertheactiveparticipationofLiBai,DuFu,ZhangJi,YaoHe,YuanZhen,Bai
Juyi,HanYu,PiRixiu,LuGuimeng,andothers,ithasbecomeaninternalmechanismtostrengthenthepopularityof
Tangpoetry,anditisalsothetransitiontothevulgarizationofSong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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